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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阿Q正传》的精神胜利法

[摘 要] 《阿Q正传》是鲁迅惟一的一部中长篇小说，是鲁迅的代表作，同时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品之一，世界名著之一

[关键词]  鲁迅  阿Q  精神胜利法  阶级社会毒害

在《阿Q正传》中，鲁迅以巨大的艺术功力塑造了阿Q这一典型形象。这个典型形象内涵丰富，影响中外。但阿Q究竟是个什么典型，却众说纷纭。人们看法的不一致，正说明阿Q性格内涵的丰富性、复杂性和深刻性。

阿Q生活在清朝末期到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农村，小说中的未庄，就是这个时期中国农村的缩影。阿Q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房屋一间，地无一垄没有固定的职业，靠大短工为生，“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阿Q没有老婆和孩子，甚至连姓氏也失掉了。有一次他说自己姓赵，却被当时统治农村地主赵太爷打了一个嘴巴，并被地保罚了200文酒钱。他过着受剥削、受压迫的悲惨生活，但在精神上却总是胜利者。他用“精神胜利法”把痛苦当成快乐，把失败说成胜利，自解自慰，求得自满自足。“精神胜利法”——阿Q主义，成为他性格的主要特征。

阿Q“精神胜利法”的各种表现

阿Q很穷，但却常常自夸：“我们先前——比你阔多了。”“我的儿子会阔得多了！”他用架空的吹嘘，求得精神上的满足。除做工外没有人记起阿Q，当有人说“阿Q真能做”时，他不想想自己牛马般的生活，反而感到很高兴。

阿Q与人家打架吃了亏，心里就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世界真不像样，儿子居然打起老子来了。”于是他心满意足，俨然得了胜利似的。
阿Q本质上是自卑的，因此他的妄自尊大在社会上碰壁后必然回归于自卑，于是就有在强敌面前承认自己是“虫豸”的自轻自贱；但是在现实世界中已承认自己的人身价值丧失的阿Q复又在虚妄的精神世界中找到自己的价值：“他觉得自己是第一个能自轻自贱的人，除了‘自轻自贱’不算外，余下的就是‘第一个’，状元不也是‘第一个’么？‘你算是什么东西’呢？”

对痛苦的健忘。阿Q的生活是痛苦的，为了苟活，他不能不将“忘却”当作精神的救主，于是便患上精神健忘症，假洋鬼子的哭丧棒在他头上“拍拍”打了之后，他觉得“似乎完结了一件事，反而觉得轻松些”。

当他被关进牢房时，他便“以为人生天地之间，大约本来有时要抓进抓出”；当他被拉去杀头时，他便“觉得人生天地之间，大约本来也未免要杀头的”
概括地说，阿Q的“精神胜利法”就是夸耀过去，幻想未来，盲目的妄自尊大，自轻自贱，自欺欺人，是对屈辱的健忘和向更弱者泄恨，“精神胜利法”使得他不能正视自己的处境和地位，安于屈辱的奴隶生活和命运。所谓“优胜记略”实际上是他奴隶生活屈辱历史的记录。

阿Q是受压迫深重的流浪雇农，在现实生活逼迫下产生了改变自己命运的革命要求，但是严重的”精神胜利法”阻碍了他清醒的认识自己和认识现实，妨碍了他走向真正的反抗道路。他是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农民的一个典型。

阿Q形象分析

阿Q形象，不仅是近代中国的一个农民的典型，又是古老中国国人的“灵魂”而且他还概括了人类精神某种普遍的痼疾。阿Q形象，从他诞生的那天起，就是一个蕴涵丰富的“召唤结构”，具有多方面多层次的思想意蕴和审美意味，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作出自己时代的开掘。

纵览全文，阿Q的形象可以作三个层面二个阶段的分析。

所谓三个层面，指阿Q形象内涵的主要方面。

首先，阿Q是一个贫穷的流浪雇。阿Q上无片瓦，寄居土谷祠，下无寸地，只能见度靠打短工度日；他虽然颇能干，“真能做”，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但常常不能维持个人的生计，“恋爱”之后，只剩下一条万不能脱下的裤子，他甚至连姓赵的权利也没有。他深受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

其次，阿Q是一个落后不自觉的农民，由于封建思想的毒害和无业流民的身份和经历，他思想性格有许多复杂的因素。包括传统农民特有的小生产者的狭隘、保守和封建的“纲常”、“圣贤”等正统思想的遗毒。他相信“男女之大防”，认为革命就是造反，是大逆不道。他有着无业游民的狡黠、泼赖，他敢于入伙偷窃，能对“文童”的爹爹独不表崇奉，他常以自己城乡两便的“眼界”而瞧不起所有人。

第三，阿Q性格中的核心也是最触目的部分是“精神胜利法”，即无论在什么境况下，都能用自欺欺人的方法，掩饰实际上的失败和屈辱，求得精神上的所谓胜利。换言之，用瞒和骗的方法，逃避现实的残酷打击。明明是衣食无着的光棍一人，却说老子过去阔多了，将来儿子也比别人阔；头上生着癞头疮，却偏不愿甘心承认，不准别人取笑，并忌讳一切与之有关的“癞、光、亮”等字眼。被人打了，就安慰自己，这是儿子打老子；实在被逼不能逃脱，就用自己骂自己是“虫豸”而换得自诩的“状元”和“第一”；当一堆白花花的白银被人糊里糊涂抢走了，“充老子”、“当第一”都不能带来自慰时，他干脆打自己耳光，而其感觉是自己打的是“别一人”。即使他挨了假洋鬼子的“哭丧棒”，他还可以转而欺侮小尼姑，把愤恨发泄到更弱者身上。概括地说，阿Q的精神胜利法就是夸耀过去、幻想未来、妄尊自大、自轻自贱、自欺欺人、对屈辱的健忘和向更弱者泄愤。精神胜利法使得他不能正视自己的处境，安于屈辱的奴役生活和命运。
　　所谓二个阶段，是指阿Q在辛亥革命前后的不同表现。小说最后三章，集中描写了辛亥革命给未庄带来的影响和阿Q的“造反”与命运。阿Q并不了解革命，由于传统思想的毒害，对革命“深恶而痛绝之”。但由于革命使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那样害怕，他本能地认为革命对他有好处，便神往革命，要求参加革命了。他兴奋地上街大喊“造反了！造反了！”他以为革了命，就会“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喜欢谁就是谁”。然而他对革命的盲然无知，糊里糊涂去投靠假洋鬼子，结果假洋鬼子“不准革命”，最后反而作了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相勾结的牺牲品。阿Q虽被监禁、杀头，但还是精神上的胜利者。他“以为人生天地间，大约本来有时要抓进抓出”，临到杀头前游街时还喊着“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精神胜利法竟然伴随到他的生命的结束。阿Q的悲剧真正意义不在于他肉体的消亡，而在于他人性的异化、精神的变态。阿Q的悲剧沉痛控诉了封建蒙昧主义对人的变异与精神的戕害，表现了作者对于安于现状、忍从屈辱、自寻精神逃路的被害者深深的悲悯之情。

《阿Q正传》讽刺艺术的特点

具体体现在以下三点：
一是对封建复古者和买办资产阶级文人的无情挖苦。

   《阿Q正传》一开头，就显露出战斗性的讽刺艺术的锋芒。鲁迅将手中犀利的笔，如匕首一般，刺向封建御用文人，刺向这些文人所赖以生存的思想武器——孔孟之道。在第一章《序》中，作者引出了孔老夫子的“名不正则言不顺”的“格言”，然后，再用幽默的笔调加以嘲弄。作者故意在“正名”上大做文章，列举了各种传记的名称，说明对阿Q都不适用。因为过去的传记都是替统治阶级树碑唱赞歌的，要替劳动人民尤其是像阿Q这样的“落后的不觉悟的农民”作传，这是很为那些正统的人所不齿的，这就势必要冲破孔夫子的陈规。在第一章中，鲁迅还对买办资产阶级文人胡适进行了辛辣讽刺。当时胡适大肆散布反动的实用主义哲学，反对马克思主义，引诱青年进研究室钻故纸堆，抗拒和破坏新文化运动。他说自己是一个有“历史癖与考据癖”的人。他用“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唯心主义方法，大搞其《红楼梦》和《水浒传》的繁琐考证，妄图把青年引入歧途。鲁迅幽默地要胡适的门人来考证阿Q的姓名和籍贯，“只希望有‘历史癖与考据癖’的胡适之先生的门人们，将来或者能够寻出许多新端绪来”，这是对胡适之流的挖苦与批判。

二是对反动统治者进行漫画式的辛辣讽刺

《阿Q正传》塑造了许多的反面人物形象，其中赵太爷与假洋鬼子是最有典型性的。赵太爷是未庄封建势力的代表，他依靠赵白眼、赵司晨及地保等人，在未庄称王称霸，横行不法。他贪婪狠毒，千方百计地从劳动人民身上榨取血汗。他对阿Q作威作福，最后竟把这个长年受他欺榨的阿Q送上了断头台。

然而，正是这个横行霸道的不法地主，在未庄兴起“革命”以后，却惶惶若丧家之犬，为保全自家性命，一反往常的态度，竟怯怯的称阿Q为“老Q”，甚至是“阿Q哥”，低声下气，丑态百出。这里，鲁迅就是通过漫画式的夸张的讽刺手法，对赵太爷进行了无情鞭挞，从而进一步揭露出这个人物的反动本性。

假洋鬼子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统治阶级中另一类人物的代表。这个人物不但具有赵太爷那样的封建性，同时由于受了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在他身上还有一股浓厚的“洋气”，也即是买办性。这种人物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有产物。钱府少爷是忠于清廷的，在东洋留学时还留着辫子，目的是回国后就可以做大官。可惜的是他的辫子竟被坏人剪去，当大官的梦想宣告破灭，所以出去不到半年就又回到了未庄。但他装起了假辫子，手上拿着文明棍，而走路的姿势却硬要摆出一副“洋架子”，把腿拉得直直的，说话时动不动就“No”几下，以此向未庄的人炫耀自己是“留过洋”的人，身份、地位、见识等自是与众不同。小说正是通过这种漫画式的讽刺手法，调侃的语气，为读者塑造了这一特定的人物形象。

除此以外，鲁迅在《阿Q正传》中还塑造了一系列的反动人物形象。对于敌人，作者在讽刺与嘲笑中饱含着强烈的愤怒感情，并运用幽默的笔触给经尽情的暴露和无情的鞭挞。再举老把总这个人物作一简析。请看他带兵捉拿阿Q的这一幕：

……那时恰是暗夜，一队兵，一队团丁，一队警察，五个侦探，悄悄地到了未庄，乘昏暗围住土谷祠，正对门架好机关枪；然而阿Q不冲出。许多时没有动静，把总焦急起来了，悬了二十千的赏，才有两个团丁冒了险，逾垣进去，里应外合，一拥而入，将阿Q抓出来。

这简直是一幅绝妙的讽刺漫画！捉拿一个手无寸铁的阿Q，竟然动用了如此多的人马，并且架起机关枪！阿Q在里面呼呼大睡，而把总们却不敢进去。他们平时是多么的凶狠，抓人时却又如此的胆怯！作者高超的讽刺艺术，由此可见一斑。

三是对阿Q及其“精神胜利法”的善意讽刺

鲁迅在《阿Q正传》中，对不同的人物，就是采用了不同的态度，掌握了恰当的分寸。如上所言，鲁迅对赵太爷、假洋鬼子、老把总之类的反动统治者，以强烈鲜明的憎恶的笔调，给予了痛快淋漓的揭露讽刺和无情的鞭挞。而对阿Q这个受剥削受压迫的下层劳动人民，鲁迅则是充满着深刻的同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这是鲁迅对所有“阿Q式”劳动人民的基本态度。

对于这个人物，鲁迅是用幽默讽刺的笔调来写的。但应该明确的是，鲁迅的这种讽刺是善意的，目的在于“暴露国民的弱点”，“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因此，鲁迅虽对阿Q身上的种种缺点进行了讽刺，尤其是他的“精神胜利法”，但鲁迅决没有把阿Q写成一个滑稽可笑的“二流子”。更没有在小说中流露出一种鄙视的眼光。相反地，在这善意讽刺的背后，却渗透着作者强烈的悲愤的感情。阿Q是个悲剧，他悲惨的一生是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里众多劳动人民苦难一生的深刻写照。作者正是通过阿Q这个人物，对这个“铁屋子”一般的黑暗腐朽的社会进行了愤怒的控诉和强烈的批判，从中，我们感到了一种强烈的震撼力。

    《阿Q正传》的结构严谨完整，故事有头有尾，情节波澜起伏；根据人物性格发展的需要安排情节，人物性格的发展又成为推动情节发展的重要因素；既有中国传记章回小说的特点，又有新的变革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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